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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查史料可知，羊肠坂虽只有短短几公里，却
因扼京洛之咽喉，加之易守难攻，历来都是兵家
必争之地。据说，曹操的《苦寒行》就写于此：“北
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
摧。”很多年后，李白在写给元演的诗中，历数和
元演在一起的旧时光， 其中就有对当年行经羊
肠坂的艰辛记忆：“五月相呼渡太行， 摧轮不道
羊肠苦。 ”

北游太原时的李白，虽然仕途上一事无成，
诗名却已遍及海内。 元演的父亲元府尹对他的
到来给予了极为热情的接待。李白诗作表明，他
在太原待了一年左右。其间，他和元演曾北游雁
门关。 更多时候，他们在太原周边载酒游荡，曾
经多次前往太原南边的晋祠。

晋祠的历史极为悠久， 最初是为纪念晋国
开国之君唐叔虞而建。晋祠里，一株斜着生长的
古柏别具风姿———自周朝时被栽种于此， 它已
经在多少代人的注视下生长了 2600 年以
上———即便李白时代， 它也差不多有一千多岁
了。可以肯定地说，李白和元演都见过它。只是，
有可能，那时，它的身子不像现在这样歪斜。

在太原，李白一度萌生了从军的念头。李白
一直对自己的剑术颇为自负。 他认为， 如果从
军，或许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将领，进而以立功边
关的方式空降到官场，甚至博个封妻荫子。

元演制止了他。元演告诉他，军营生活远不
是他看到的那么浪漫与威风。 他的父亲守边多
年，早该调回内地，可因朝中无人，很可能就终
老太原。元演的父亲如此，他手下军官的前途更
加黯淡。

李白是个激情四射的人，激情来得快，去得
也快。既然从军也不会有光明前景，他便写诗批
评军中的种种不公：“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
谁怜李飞将？ 白首没三边。 ”

一年多后的初秋，李白辞别元府尹。元府尹
给了他丰厚的馈赠， 银两之外， 还有一匹五花
马，一件千金裘。 归往安陆途中，李白又一次拜
访了老友元丹丘，并经元丹丘介绍，结识了新朋
友岑勋。 李白与元、岑二人痛饮之余，写下了他
最著名的诗篇《将进酒》。诗里，他不无得意地提
到元府尹的厚赐：“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

功名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又一次走进了巍峨的长安城。 一入长

安与二入长安之间，有 12 年的间隔。 李白从 30
岁到了 42 岁。

40 岁前后两年，李白遭遇了颇多变故。 人
们常说哀乐中年，其实，以哀为主，以乐为辅。或
者说， 乐只是哀的海洋中耸立的一座座孤独的
小岛而已。从太原归安陆后，李白罕见地在家待
了一年。读书、写诗、饮酒成为这一年的日常。但
一年似乎也是他能安静下来的时间极限， 他很
快就“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担心岁月流逝，马
齿徒长而功名未就。毕竟，在人均寿命四五十岁
的时代， 年近不惑， 实在是到了令人恐慌的年
龄。

38 岁那年，李白做了一次行程万里的巡回
干谒。他先后在南阳、颍阳、宋城、下邳、扬州、杭
州、温州、荆州、襄阳等地，拜访了数十位大大小
小的地方官，陪他们喝酒，为他们吟诗、作文，像
一个恪尽职守的营销员，努力推销自己。

所有的努力却一无所获———如果一定要说
有的话，那就是回收了一场场大醉，以及一些或
真或假的赞美。为此，李白愤愤不平地写诗：“空
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 已闻蓬海浅，岂见三桃
圆”，他借用寻仙不遇的典故，讽刺朝廷广开才
路之说不过空文虚言，根本不准备落到实处。

39 岁那年，李白作了父亲，他的女儿平阳
出生了；41 岁那年，他的儿子伯禽又出生了。

不惑之年也是一个丧乱之年。这年，万里干
谒归来的李白到襄阳拜访孟浩然———很可能要
向这位老友倾诉一番苦水吧。 到了孟家却惊闻
噩耗：孟浩然竟于月前去世了。

孟浩然死于友情和诗情。此前，他背上长了
一种古人称为痈疽的毒疮———现代医学认为，
这是皮肤的毛囊和皮脂腺被葡萄球菌感染所
致。项羽最重要的谋士范增就是得此病而死的。
孟浩然的病原本在好转，不料，王昌龄来了。 诗
友相聚，免不了觥筹交错。 要命的是，医嘱孟浩
然不得食用河鲜， 偏偏桌上有一道孟浩然最喜
欢的汉水查头鳊。 纵情之下，孟浩然忘了医嘱，
大吃特吃。于是，悲剧了，“浪情宴谑，食鲜疾动”
而终。

如果说孟浩然之死让李白意外而伤感的
话， 那么， 另一个人的死则直接改变了他的生
活———李白结束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安
陆岁月。这个人，就是许氏。许氏出身高门，自与
李白婚后，聚少离多。 当李白漫游天下时，她默
默地守候于小城安陆。体弱多病的许氏去世后，

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许氏既死，李白再也没有留在许家的理由。

对安陆这座小城， 他大概也失去了继续居住的
兴趣。 李白搬迁了。 目的地是山东鲁郡，即山东
兖州。选择鲁郡，很可能是因为李白的一个堂叔
和几个族亲都在那里做官。到了鲁郡，在族人帮
助下，他在瑕丘（今济宁市兖州区）东门外筑了
几间茅屋，购了几亩地，并先后与一个姓刘的女
子和一个没有留下姓氏的女子同居。 后者为他
生了另一个儿子颇黎。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李白
与刘氏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并且，最令李白愤怒
的是，同居后，刘氏很快对李白由失望到绝望，
竟然跟人私奔了。 李白在诗里痛骂这个不识好
歹的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强强；彼妇
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 ”

刘氏对李白的失望与绝望， 我们可以合理
地推测：首先是反感他无度饮酒。更大原因可能
是眼见李白年过 40，却连七品八品的小官都没
捞着， 不免渐渐从内心瞧不起他———奴婢眼里
无英雄，奴婢眼里也无诗仙。

郁郁寡欢中，李白去了一趟嵩山。 那里，有
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元丹丘。今天，从兖州到
嵩山，高速公路 400 多公里，驾车约 5 个小时，
但在李白的唐朝，至少要耗费十几天。餐风露宿
半个月，李白赶到颍阳山居，不是为了聚会，而
是为了告别———他专程去为元丹丘送行。

作为当时全国知名的道士， 元丹丘新近接
到朝廷要他赴京的诏令。从兖州到嵩山，甚至超
过了从嵩山到长安，李白如此不辞辛苦地送行，
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友情———这就好比有个上海
的朋友要去北京， 我竟然从成都赶到上海为他
送行。

李白在诗里透露了这次独特送行的目的：
他希望元丹丘到京后，向朝廷举荐他。

元丹丘果然不负厚望。次年秋，来自长安的
使者送来了宣李白入朝的诏令———多年以来梦
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李白的
狂喜可想而知。他一边杀鸡酌酒，一边痛骂离他
而去的刘氏不长眼睛———此时， 李白应该与鲁
妇生活在一起。 否则，李白出游时，谁来照料年
幼的孩子？ 从他接到诏命后写给老婆孩子的那
首诗看， 他青春时期就浓烈的政治狂热竟一点
也没消退，反而因突如其来的诏命而狂喜、而失
态：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无论什么时代，首都总是一个庄严的词语。

它意味着宏伟的建筑， 肥马轻裘的高官和从这
里发往王朝每一寸版图的道道旨意。早春二月，
燕子斜飞， 它们轻盈的翅膀扇动了护城河边细
长的柳丝， 却扇不动城楼上那一排排卫士从不
斜视的目光。

1961 年，经过 4 年多的发掘，一座消失于
历史长河的古城浮现在 20 世纪的阳光下。这座
一梦千年的古城， 承载的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大
唐华章，它那庞大的规模表明，极盛时，这里的
居民至少在 200 万以上。

发掘证明： 唐代长安城的周长有 70 多里，
比今天的西安旧城（即明清时代的西安城址）大
5 倍。 至于向来被人称道的北京旧城，其面积也
仅和长安相差无几，长安却要早它好几百年。

凝视专家绘制的唐代长安城复原图， 我发
现这座古老而奢华的城市就像一只巨大的棋
盘：一条叫朱雀大街的大道笔直地从北到南，把
长安城切成东西两部。朱雀大街的宽度，考古实
测为 155 米，足以并行 45 辆马车。 朱雀大街两
侧各有 5 条平行大街，与 14 条东西走向的大街
垂直相交。每 4 条街道围合成一个居民里坊，里
坊内部也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切割成住宅
区。然后是无数小一些的街道，它们也以笔直的
线条硬朗地划过城市。白居易在描写长安时，用
了这样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
菜畦。 ”

顾炎武感叹：“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
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
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 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
制弥陋。 ”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七）
聂作平

蓝天下，青山上，静卧着一片花海。 我从未见过这
片花海，都是它自己酿出来的。 在溪流旁，酝酿又酝
酿。

这是一片桃林，阳光打在树冠上，溅起碎银般纷
飞的光点。 树下留下一片斑驳，空空落落又影影绰绰。
被轻柔的微风鼓动着，鲜艳明丽的粉嫩花朵就这样汪
洋成海。 花瓣飘散，波涛翻滚，夹杂着淡淡的芬芳，裹
挟着若有若无的缥渺雾气，抚摸着我的脸颊。

在氤氲中，我看不真切，眯着眼走上这松软的土
地。 眼前近距离的桃林，更加秀丽妩媚，朝阳下的绿
叶，脉络清晰如埋在皮肤里的毛细血管，有力地跳动，
血液似乎也在唱着欢快的歌。 指尖触上树枝，粗裂干
燥，浓郁的甜香吸入肺中，太醉人，我已有些迷蒙。 抚
过流水，柔软温和，蒸腾起朦胧的水雾，太动人，我似
乎进入了幻想中。 一只又一只的蝴蝶撩拨挑逗，飘零
的桃花映着粉色的光，如大团大团的晚霞挂在了枝条
上，正随着风的节奏摇曳。

我早已分不清是梦是真，前方有光亮透出，一片
花海入画来。 （作者系巫山初级中学 2023届 15 班
学生。 指导老师：易春容）

一片花海入画来
唐佩妮

几年前提到郑万高铁巫山段的时候， 其实
我的感慨没有现在这么多。 人总是只有在亲眼
看到梦想实现的时候， 那种切切实实的直观感
体验感实惠感， 才能带来更为踏踏实实的幸福
感。就像总是说诗和远方的人，没有去过远方的
远方，就只是一个虚无又难以成型的梦，只有真
的到达，才会懂得，这才是远方啊。

当年新闻报道郑万高铁要从巫山经过，而
巫山也要建高铁站的时候，欢喜自然是欢喜，激
动当然也激动。 对一个自古以来交通全靠水运
的小县城巫山来说， 能有朝一日通高速通飞机
通高铁，这可以说是所有老百姓翘首期盼的。当
高速通了，机场建了，每个人才实实在在的感受
到，从此，这再也不是所谓的边远小城了，它跟
这个世界跟天涯海角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要说
一个城市发达的标志， 没什么能比得过交通之
便利。

所以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等，等高铁通车
的这天尽快到来，并提前有着许多的谋划，要去
北京看升国旗，要去西安看古都盛景，要去草原
看星空， 要去戈壁追寻三毛遗留下的足迹……
这些曾经的梦想，都即刻要变为现实，所带来的
冲击和悸动，一直持续持续到了通车的这天。

通车的这天，远不是欢喜和激动了，更多的
是感动， 是那种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像拥有了几
十亿私家车的富足， 是那种我必须要炫耀要显
摆要告知全世界的骄傲。这骄傲强烈而切肤，直
达胫骨，再难更改和平息。

而这值得骄傲的背后， 因为感动而眼眶骤
然潮湿的起因，是因为我想起一些人来。最早结
识中铁十八局的耿主任的时候， 是他主动跟我
联系的，当他得知巫山有一个作家协会，就有了
想跟作协多多联系沟通的想法， 对于高铁建设
者们来说，他们只是来巫山的过客，一旦任务完
成，就会离开。 但是，他们却希望能在巫山留下
些什么， 留下他们在建设高铁铁路的时候那挥
汗如雨的身影， 留下他们这几年跟巫山同呼吸
的深厚的感情， 留下他们跟巫山人相处几年来
的这份情义， 也留下他们即便离开也带不走的
永远对巫山的祝福和挂念。

他的语言真挚，他的表情诚挚，感动了作协
的人。文联主席得知这一情况，跟中铁十八局的
申兵书记和耿主任有过多次认真的交流， 策划
着能为高铁建设者们出一本书，出一本摄影册，
出一首歌。这些文艺作品，将永远记住在高铁建
设期间，感人的人物，感人的事迹，记住他们来
到巫山修巫山段的铁路，不只是建设者，更不只
是过客， 而是也把巫山当成了自己生命中的故
乡之一的“巫山人”。

于是县文联号召作协组织了多次采风，去
到高铁建设的施工现场。 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

对高铁建设者的尊敬前去的， 也渴望能用手中
的笔， 记下这些为祖国的铁路建设付出青春付
出血汗的干部和工人，有些同学感触颇深，写了
一些质量上乘的散文，但要出书籍，稿件数量显
然远远不够， 所以作协一直还在为之创作和组
稿。

然而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 我是一个必须
要跟建设者深入接触才能有感同身受的感触，
并将那感触付诸笔墨的写作者。 但施工现场出
于安全考虑， 外人是不能亲自进入隧道内实地
观摩建设者们的劳作的，那些飞扬的尘土，四溅
的花火，施工的艰辛；那些汗水滴下的滚烫，茧
子遍布的手掌；那些机器如何一寸一寸的推进，
那些在施工中认真和严肃让人起敬又心疼的脸
庞，我都没能看到没能感受到，我无法仅凭自己
的一腔热忱，而写下能令自己动容的文字。

这是我对中铁十八局建设者们的亏欠，也
是巫山作协所有会员的遗憾。时至今日，当高铁
通了我才提笔，是我亲自到了高铁站，眼睛所能
看到的，直接震撼了我的内心，申书记耿主任和
其他建设者们，就这样跃然于眼前，那些笑容身
影，那些工作服安全帽，愈发的清晰起来。 我想
为他们记下这一笔， 在这人流喧闹的巫山高铁

站，在这迎接八方来客的巫山高铁站，在这将诗
和远方变为现实的巫山高铁站， 我因为这惊人
的先进的设施和便捷的交通， 对他们致以我最
真挚的赞叹和感谢。 抑或是作为一个文字工作
者， 为眼前的一切所生成的感动， 而他们在此
刻，必须成为这感动的核心，我记得这核心是什
么，相信巫山人都会记得。

多少年来，关于巫山的那些溢美之词，都是
来自于诗文，对于没有来过巫山的人而言，巫山
也只是他们梦里的远方。可是现在，巫山不再是
远方了，他们只需要从全国各地，坐上几个小时
的高铁，就能来到这座小城。看长江是如何匍匐
在小城的脚下，滋养着这里的山水和人民；看神
女是如何屹立在山巅， 庇护着这里的平安和静
美；看云雨如何的翻腾出海浪，又如何的飘绕如
轻纱；看那一抹斜阳，如何照在船只的身上，温
柔成渔人晚归的温暖与缱绻。

我的朋友，你的朋友，我们的朋友，他们的
朋友，都会坐着高铁而来。看巫山的女子温柔多
情，吃巫山的烤鱼唇舌生香，摘巫山的脆李尽享
田园，观巫山的夜景熠熠生辉。这是一方曾经养
在深闺的土地，如今敞开怀抱，有了这样的资本
有了这样的底气，对世人展现它的美，它的善，

它的天然，它的滴翠。展现它一直被延续的深厚
人文，展现它正在崛起的日新月异。

不认识的旅人，当你踏上这片土地，也就成
了巫山的朋友，而你们的记忆里，从此有了巫山
这张名片。或许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想
念这座小城的烟火气，想念神女大道的阶梯，想
念三峡之光照进了你住着的红叶酒店， 想念那
一声声亲切的“么哩”。 你会温暖在这样的回忆
里吧，就像漫长的生命旅途，在一个叫做巫山的
地方，有过一次落脚，有过一次驻足，有过一次
倦鸟的停歇，有过一次孤独的慰藉流浪的放逐。

如果你来，巫山携彩霞盼望；只要你来，巫
山携云雨相迎。如果你来，春日的李花会像梦中
的婚礼；只要你来，夏天的脆李必然奉上甘甜。
如果你来，秋天的彩叶飞舞如蝶；只要你来，冬
天的红叶燃成火焰。 这是巫山最自然又质朴的
迎宾式，每一处都不繁杂，每一处都是语言。 还
有什么比得过这样的诗情和画意， 又还有什么
能盛得过这方土地天生地养的深情。

而我，一个从来不敢出远门的人，也有了从
巫山直达任何地方的勇气，带上书，带上电脑，
在高铁的飞速之下， 看窗外掠过的祖国大好山
河，记下这盛世的每一处韶华。

高铁修到我家乡
向 欣

枕着长江 却没入眠
因为山顶上的楼房
能听到星月的喧嚷

从江边向上望去
种在陡峭山坡的水泥森林
被五彩霓虹拥抱
爬上爬下的小车
让这座嵌在山腰的小城
有了高纬度的动感
从半山向下俯瞰
半江璀璨灯火
半江巍峨层楼
江上的灯练 如同一串星星
闪烁着 使人疑心它们
可是屈原、宋玉、李白、杜甫、
白居易、刘禹锡、元稹、陆游
……一个个大诗人
醒着的诗眼？

江水波澜不惊
静静簇拥岸边巨轮
手挽长长江岸
一座辉煌宫殿
让长江三峡的对比色更加鲜明:

� � 现代的更加现代
古典的更加古典
空灵的更加空灵
深邃的更加深邃

（作者简介：唐德亮，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及诗歌委员会副主
任，清远市作家协会主席、清远日报副总编
辑，一级作家，正高职称。 ）

巫山新城之夜
唐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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